
文化2024年 1月 26日 星期五
主编 /李芸 编辑 /温新红、韩扬眉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723 E-mail押yli＠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1.00元年价：21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速读

论文题目：关于科普奖励国际比较的定量研究
作者：刘杨周建中
出处：科学与社会，2023，（04）：83-96

科普奖励作为一项重要激励手段，对科
普事业乃至科技创新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如何进行奖励更能激发科普创作者的
热情？国外有哪些经验可借鉴？

作者在研究中比较了 55项国外科普奖
励和 30项国内科普奖励，从设奖时间、评奖
周期、奖励对象、奖励形式、设奖主体以及奖
励领域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

作者发现，从设奖时间看，国外起步较
早，国内刚刚步入发展期。1945年，美国科学
促进会设立了“卡弗里科学新闻奖”，这是国
外最早设立的科普奖励，自此新增奖励数量
基本呈上升趋势。1987年的“科蕾杯”（原科
蕾奖）是我国设立得比较早的奖项，2000年
之后才有了更多的科普奖项。

从评奖周期看，国外科普奖励的评奖周
期多为一年一届，国内的奖励每两年举办一
届的频率最高。

从奖励形式看，国外多为奖金，按汇率换
算成人民币奖金额度超过 10万元的有 4项，
奖金额度在 1万元以上的奖励数量多达 23
项；国内多为荣誉性奖励，30项奖励中有 12
项明确有奖金奖励，其中仅有 6项能查到奖
金额度，金额从 5000元到 10万元不等。

作者认为，目前我国科普奖励有两大特
点：一是奖励设立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
快，近年来科普奖励的数量快速增长。二是奖
励的设立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普遍重视。

作者提出了我国科普奖励存在的一些
问题和不足，包括认识不足、资金投入不足、
对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激励不足、以及缺乏
有影响力的科普奖励品牌等。

对此，作者建议，加强科普奖励的重视
程度和资金投入，加强科普奖励对科普人员
的激励作用，加强对科普奖励品牌和影响力
的建设。

论文题目：二战时期中国的科技动员一
例———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特种研究事业
作者：王公杨舰
出处：中国科技史杂志，2023，v.44；No.181（04）

抗日战争期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清华大学师生心怀报国之志，以战时特种研
究的探索这一方式支援抗战。

利用庚款基金利息，清华大学经过多次
计划和调整，先后成立了农业、航空、无线
电、金属和国情普查 5个特种研究所。这些
研究所创办的宗旨都是设立应用型学术研
究机构，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服务。

作者考察了这些战时特种研究的来龙
去脉以及研究成果，并指出这些研究所的出
现，源于科学家群体科学报国的意愿和自下
而上地组织，同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
这些研究所通过与政府部门及地方厂矿企
业合作开展的一系列工作，直接支援了前方
战场和大后方建设。

清华大学首先开展的是其不占优势的
农业研究。因 20世纪 30年代，受连年战事
影响，中国农业发展陷入危机，农村经济濒
临破产，华北地区更是面临着巨大压力，促
进农业发展成为了当务之急。

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航空研究所、无
线电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
一一成立。

在解决这些应用问题的过程中，研究所
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战时研究特色的理论
成果。战时曾前往特种研究所考察过的国外
人士如李约瑟、华莱士、陈纳德等人对这些
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战时中国的
生物学”“一种新的豇豆花叶病”等成果发布
在英国《自然》《应用生物学年刊》等杂志上。

清华大学战时的特种研究给今天的科
学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作者认为，这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家以
科学服务抗战需要的伟大业绩，也是中国
科学家以科学为武器参与伟大的反法西斯
战争的实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学家与
政府的互动，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
技术动员，这种科学技术动员不同于英、
美、德、日等科技发达国家自上而下的战时
科技动员。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
合，正是科技欠发达国家科技动员的典型
经验。 （尹一）

中国正步入科学起飞期
姻本报记者 韩扬眉

科学后发国：先技术后科学

《中国科学报》：科学原发国和后发国的发
展模式有何不同？

袁江洋：科学原发国如英、法、德、意等国，地
处近代科学的兴起之所，自 17世纪以来，它们的发
展过程是先兴起现代科学后发展现代技术。

以英国为例，其科学的勃兴与技术的崛起
有两个显著标志———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
之数学原理》问世和 1774年投入生产的第一代
瓦特蒸汽机。

科学后发国则相反，它们优先发展技术和工
业，在实现技术追赶和工业化之后才具备能力和
条件追求科学卓越，步入世界科技强国之列。

美、日堪称当代科技强国，但与俄、中、印一
样属于科学后发国，因为从历史上看，它们的现
代科学制度系从外部植入，而非本土自生。
《中国科学报》：请具体谈一下美国的科学

与技术发展历程？
袁江洋：美国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独立

后开始谋求发展科技，自杰弗逊总统以降奉行
的是技术优先发展同时兼顾科学发展的策略。

我曾研究过 988 年至 1988 年这 1000 年
间，尤其是 1600年至 1988年间世界各主要国
家在科学、医学和技术发展方面的统计数据。结
果显示，整个 19世纪，美国在科学与医学上的
重大成就数目远不如英、德、法，但在技术方面
却成就辉煌，已与当时技术第一强国英国持平，
且在 19世纪后 60年领先英国。

在科学方面，美国从 20 世纪开始快速发
展，在 20世纪前 1/4时段实现了科学起飞，并
且自那时起领先世界发展至今。
《中国科学报》：日本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道

路是怎样的？
袁江洋：日本也走过了一条技术优先发展、

科学跟进发展的道路，从总体上看，日本可分为
战前和战后两个发展时段。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技
术制度和教育制度，实现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的目的。1945年后，日本迅速重启了科技重建和
国家重建进程，1950年至 1980年间，日本实施
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并建立完备的“引进 -基

于引进的创新”机制。
40多年后，即 20世纪 80年代末，日本冲进

世界技术“马拉松赛”第一阵营。
统计显示，20世纪 80年代至 2002年间，日

本获得世界六大知名科学奖（诺贝尔奖、鲁斯卡
奖、伽德纳奖、沃尔夫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的人
数达到 16人，列于美、英、法、德之后，位居世界第
五；1991年至 2002年间，在 20个主要科技领域
中，日本学者论文被引用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2001 年，日本政府提出要在未来“50 年内
获取 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时，全世界都感到
惊愕和难以置信，而今已无人再怀疑日本达到
这一目标的能力了。

中国步入科学起飞期了吗

《中国科学报》：美、日两国从技术追赶期到
科学起飞期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袁江洋：美国在 1900年进入当时世界技术
发展的第一阵营，20世纪前 25年，美国科学实
现了起飞；日本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进入全
球技术发展的第一阵营，自 21世纪以来，科学
发展势头迅猛，完全可与英、法、德等老牌欧洲
科学强国比肩。也就是说，美、日两国完成科学
起飞的时间大概是二三十年。
《中国科学报》：你将美、日科技强国的道路

总结为“技术追赶期 -科学起飞期 -科学卓越
期”的三阶段发展模式。这条道路适用于所有的
科学后发国吗？

袁江洋：我认为美、日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之
路，向决意成为科技强国的后发国家昭示了一条稳
步提升技术实力和科学创造力的现实道路。

无疑，并非所有的科技后发国家均能在当
代国际科技竞争中胜出或步入竞争的第一集
群。只有那些实现了技术追赶和经济腾飞的国
家才有实力开启科学起飞模式，而且，除经济实
力外，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科学文化
氛围，并建立起卓越的科学制度。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作为科学后发国，

中国已经进入全球技术发展的第一阵营了吗？
中国的科学发展是否步入了科学起飞期？

袁江洋：现代科学从开始传入中国到在中

国文化中扎根是一个历时数百年、逐渐深入的
进程，迄今仍难说业已完成。

中国的现代科学制度是中华民国后引入的，中
国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自
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科技事业突飞猛进，
在航空航天、计算机、海洋、军事、交通、能源等六大
领域均取得了一系列技术创新的重大成果。

比如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是全球第
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嫦娥四号是人类第
一个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墨子号”抢占了量子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还
有国产大飞机 C919、海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
龙号”、“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500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不一而足。

尽管还不能说中国在全部技术领域足以与美
国颉颃，但完全可以说，中国技术领域已形成了自
立自主发展的局面，技术追赶期已趋近尾声。

中国是否正步入科学起飞期？答案是肯定
的。改革开放 40 多年里，中国取得了令全球
瞩目的经济成就，初步达成了技术追赶目标，
并且确立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国策———实现科
学起飞则是达成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条件。
在此时间节点，围绕科学起飞的目标和策略
展开顶层设计，可以说是当前科技决策和科
技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

构建一流的科学传统

《中国科学报》：对照美、日两国，从技术追
赶期到科学起飞期是二三十年时间，在这样一
个时间段里，中国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算实
现了科学起飞？

袁江洋：如果以 30年作为科学起飞期的话，我
认为中国没有必要设置一个到 2050年拿多少个诺
贝尔奖这样的具体目标，应该有更高远的目标。

第一，构筑足以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和未来
挑战的、强盛的科学传统以及一流的科学制度。

第二，实现科学起飞不能与追求技术卓越
脱节，应带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迈向一个
新的高度，带动中国在未来技术创新竞争和全
球经济发展中创造佳绩。

第三，在实现科学起飞的同时，将科学文化

的基因导入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以科学文
化的复兴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归结起来就是以科学起飞促技术创新、促
文化复兴，而科学起飞的内在目标在于构筑强
盛的科学传统和一流的科学制度。
《中国科学报》：中国作为科学后发国，科学

制度本就是从外部植入的，强盛的科学传统该
如何构筑？

袁江洋：我们都熟知“钱学森之问”———为
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国无法
完全在本土培养最顶尖的科技人才，也就是说，
中国至今没有培育具有优良传统、在学术界影响
力巨大且具有良好学术传承能力的学术谱系。

可以看看后发科学强国美国在化学化工事
业上的发展历程，以美国化学家罗杰·亚当斯开
创的学术传统和化学谱系为例，考察美国是如
何从世界头号技术强国迈向第一科学强国的。

19世纪中叶起，德国是世界化学研究和化
学工业的第一重镇，美国的相关研究者必须到
德国镀金。但一战致使美国学生赴德道路被切
断、化学药品及化工产品进口渠道被截断，美国
长期依靠德国的状态被打破，不得不开始谋求
化学化工的自主自立。

20世纪 20年代以后，美国化学呈现百花齐
放的局面，30年代后美国学生去德国镀金的活
动已远不如从前。到二战后美国已牢牢掌握了
世界化学研究及化工产业的领导权。

亚当斯是美国化学化工事业起飞的代表性人
物，1916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赴
德进修，然后回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任教，在他的带
领下，他的助手及他培养的 250多名学生形成了一
个在学术及工业领域皆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谱系。

在这一谱系中，有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包括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高分子之父等；有工业界
的翘楚，比如雅培首席执行官、尼龙发明者等，
此外还包括袁翰青、邢其毅等 7名来自中国的
博士生。

亚当斯还从事科学政策工作，协助美国科
学家、《科学：无尽的前沿》作者范内瓦·布什制
定美国化学化工发展战略。无疑，亚当斯引领的
学术谱系建立了其独特的科学传统。他培养的
博士生无须再去欧洲镀金，在美国本土就可以
取得世界一流的科学成果。

所以，我曾提出“亚当斯时刻”概念，即一个
国家的科学或某一学科全面崛起的时刻。
《中国科学报》：要实现“亚当斯时刻”，构筑

一流的科学传统，真正实现科学起飞，从国家科
技政策设置层面，应该有哪些措施？

袁江洋：在此，我只能就此问题从最宏观的
层面谈谈个人见解。

中国应在保持技术研发投入强度的基础
上，逐步增大基础科学研究的比例，着眼于一流
科学传统的构建与扩展，锐意实施科学制度的
调整、改革与创新，构筑有利于实现中国科学起
飞的经济支撑、社会保障和科学文化氛围。

第一，争取在未来 10 年内，将科学研究与
实验发展投入逐步提升至或超过美、日以及欧
洲科技强国的高度。

第二，争取在未来 15年内，逐步调整科学研究
与实验发展投入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之比例，增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强度，使
之达到或超过美、日以及欧洲科技强国的水平。

第三，争取在未来 5年内，锐意实施科学制
度改革，促进一流科学传统建设，提升基础研究
领域的学术自主性。

第四，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科学文化发育
和成长的氛围。

直言之，在当代中国构筑一流科学传统并
实现科学起飞，意味着要将“Great Science”的研
究传统内化于现有的“Big Science”的整体格局
之中，将科学促创新机制内化于国家创新体系
之中，并将科学文化的基因导入中华文化之深
层结构之中。

亲历“巅峰使命”珠峰科考
姻周浙昆

我多次去过青藏高原，却一直没有见到过珠
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心中存下了一个大大的
遗憾。当得知要进行“巅峰使命”珠峰科考（编者注：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联合西藏登山队实施的活动，于
2022年 4月全面启动）时，我毫不犹豫报了名。

2022年 4月，我们踏上考察的征程。4月的昆
明已是初夏，暖意浓浓，而西藏拉萨却是春寒料峭。

这次考察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探寻新近纪
以来珠峰地区植物区系的组成及其演变；二是利用
植物化石探索喜马拉雅山脉隆升的奥秘。

现代不同海拔高程地表表土、苔藓和湖泊
表层沉积物中，保留了不同海拔高程的孢粉组
合，这些样品是进行古高程重建，以及探索喜马
拉雅山脉隆升奥秘的最好研究材料。我们工作
的第一站是采集不同海拔高程的表土样品。

喜马拉雅山脉从东西向展开，绵延 2400多
公里，这里集中了全世界最高的山脉，海拔 7000
米以上的山峰就有 100多座。位于喜马拉雅山
脉中部、海拔 8848.86米的珠峰是喜马拉雅山脉
的主峰，也是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脉像一堵
墙，横亘在欧亚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之间，而其中
的几条沟，像是在这堵墙上打开的豁口，成了南
北坡之间的天然通道。

我们经帕里镇，沿亚东沟进到喜马拉雅山
脉南坡。在进入南坡前，我们在帕里镇附近的剖
面采集孢粉样品。

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
团，晚春的高原内部乍看上去干旱荒芜，毫无生

气。但岩石下、荒坡上仍有生命顽强地生长，采
集孢粉样品时，不经意就看到了正开着花的丛服
和茄参。此时山顶还是白雪皑皑，山下已是春意盎
然，红的、黄的、粉的杜鹃花开得热烈而灿烂。

亚东沟位于从喜马拉雅山脉垭口到下亚东
的国境线，海拔落差有 3000多米，分布了以薄
片青冈为优势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乔松林、云
南铁杉林，以桦木为优势的落叶阔叶林、西藏云
杉林、亚东冷杉林和高山灌丛等各种植被类型。
此时的北坡还是一片荒芜，与郁郁葱葱的南坡
形成鲜明对照。

完成表土孢粉样品的采集后，我们沿喜马
拉雅山脉一路向西。一座座高耸的山脉迎面而
来，虽然我们已经位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处，但
是喜马拉雅山脉还是高高耸立在前方。

我们一路上继续采集孢粉样品，大约晚上 9
点多到达岗巴县。在这个海拔 4600米的县城，
寻找住宿居然有点小麻烦，多家酒店已经客满，
我们开着车在县城转了几圈才找到酒店。我虽
然没有高原反应的症状，但是住在海拔 4600米
的地方，晚上睡觉还是很不踏实，似乎是睡着
了，似乎又是醒着。

第二天继续前往定日县。为了保护珠峰地
区的生态环境，国家建立了珠穆朗玛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即便是科考，进入珠峰也需要办理
相关手续。

当吉普车缓缓爬上一个山头的时候，珠峰映
入眼帘。不等车停稳，我就拿着相机跳下了车。

那天天气特别好，几座 8000米的山峰一字
排开，清晰可见。世界上海拔超过 8000米以上
的山峰有 14座，在这个观景台，一眼就能看到 5
座，分别是：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8516米的
洛子峰、8463 米的马卡鲁峰、8201 米的卓奥友
峰和 8027米的希夏邦马峰。我不知道世界上是
否还有其他地方，一眼就能把全球 1/3的海拔
超 8000米的高峰尽收眼底。

傍晚时我们到了巴松村，这里俨然是一个旅
游小镇，各种宾馆、饭店沿着公路一字排开。在藏
族师傅夏加的推荐下，我们入住了珠峰屋脊酒店。
进到房间后发现，这里不仅干净整洁，而且 24小
时热水和抽水马桶一应俱全，条件远好于预期，分
到“山景房”的幸运者，从房间里就能看到珠峰。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赶往珠峰大本营。车
辆沿着平坦的柏油路前行，少了些在世界屋脊
行驶的感觉。

到达大本营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向珠峰走
去，想“脚踏实地”地体验登珠峰的感觉。从大本
营看珠峰，近在咫尺，垂直高差也不过 3648米（大

本营海拔 5200米）。但这“咫尺之路”和 3648米的
高程堪称世界上最难走的路程、最难爬的山。

世界上走完这段路程、爬完这段山的人少
之又少。我们爬上两个冰川形成的终碛垄后，就
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因为我们的任务是采化石。
2023年下半年，考察队员苏涛和刘佳经过充分
准备后，再次返回珠峰大本营，并登上了海拔
6500米的高程，采集了沿途的样品，这是后话。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前辈，曾经在珠峰附近三叠纪的地层中发现过
旋齿鲨的化石。我们虽然不研究古脊椎动物，但
也很想去拜访一下神奇的旋齿鲨的化石产地。

按照科考的采集记录，我们找到了旋齿鲨的
化石产地。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旋齿鲨的化石，却发
现了大量的腕足类化石，这表明在三叠纪早期（大
约 2亿多年前）现代的珠峰地区是一片汪洋。

考察队还需要去卓奥友峰寻找加布拉化石
产地，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珠峰。离开珠峰时，
我拍下了最后一张珠峰的照片，高峰特有的“旗
云”清晰可见。

珠峰及其 山
顶的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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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全球科技发展版图中，美国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已有 120年，日本则在近 40
年成绩十分亮眼，截至 2023年年底，已有 20位日本本土科学家拿到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但是，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美、日都属科学后发国。它们为何能后来
居上，比肩甚至超过英、法、德等科学原发国呢？

不久前，在第六届西方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术论坛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袁江洋在主题报告中指出，美、日两国虽分处不同的地理
区域和文化区域，但都走过了一条“技术追赶期—科学起飞期—科学卓越期”的
科技强国之路。
“同样是科学后发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发展已跑入了全球技术‘马

拉松赛’的第一集团，而且技术追赶期已趋近尾声。”袁江洋说。
走过技术追赶期，中国科学发展是否正步入科学起飞期？要走好从“技术追

赶”到“科学卓越”之路，完成科学起飞还有哪些目标需要实现？就相关问题，《中
国科学报》采访了袁江洋。


